
从去年梅开，到今年梅又开，一
年的时间，我在世上走了一大圈，远
到地中海、爱琴海，远到波斯湾、太平
洋那一边的岛。回到梅树下，一时恍
然，以为自己哪也不曾去过。以为自
己还是自己，梅还是梅。
其实不是。这一年，我在人世经

历了一些风霜，经历了一些风尘。我
遇见了一些人，又离别了一些人。我
多了一些，也少了一些。
梅其实也与去年不同。今年的

梅，开得比去年好，枝繁、花茂，却是凌
寒独自开，没有人来赏。寒不是指天
气冷，今年冬天天气不冷，预报的一场
雪，没能如愿落下。寒是一种气息，弥
漫在大地上，悲伤而冷清。就连天空，
似乎也被什么笼罩着，就算有阳光，也
给人一种暗无天日的感觉。
人困于斗室，梅困于孤独。遥想梅
开得怎样了。龙游梅应该开得最早，其
次是红梅与白梅。美人梅或许还只是
星星一样的花苞。每天，普明寺的钟声
都按时敲响，为人间众生传递祈福的声
音。梅能听懂，我能听见。困顿之中，
也只有这钟声能给人以安慰。
正月廿七，人间似乎明朗起来，

约应清华前往普明寺，应清华欣然前
往。去年的梅下之约，去年来过的
人，只剩下我们两个。胡俊攀年前从
杭州回来，特意带了长衫，等不及一
切好起来，他已赶回去上班，徒留下
遗憾。梅等不到他的琴声，独自开，
独自落，也是徒遗憾。
梅在过于暖的天气里绽放得迅

速，凋零得也迅速，梅林已是一幅零
落残败的图景。那棵二百年的老梅，
从浅绿开成了淡白，风一吹，飘落一
瓣。风再吹，再落一瓣。让人想起某
个地方，那些冰凉的生命，也是这样
无声地飘落而去。
天气晴好，有风。有风其实不适合
看梅。风把梅的神韵吹散了，三魂七

魄，零零落落。有风的日子适合看杏
花，杏树高大，风一吹，杏花雨一样飘
落，柔软，冰凉，断魂。还好明修师父在
梅林里种植了柔软的细草，已经长得没
过了马蹄，草绿得让人心痛，这个下午，
阳光在草尖闪闪发光。春天的大地，飘
落阻挡不住，生长也阻挡不住。
墨时找了几棵还在开花的梅树，

在草地上铺开亲手染制的蓝色染布，
将琴置于蓝布上。应清华坐于浅草与
梅树下。日日抚琴的人，被琴声浸染，
眼睛里有一种古代的淡然和茫然。他
告诉我，琴瑟和鸣中的瑟已失传。前
些年，武汉音乐学院的丁承运夫妇根
据考古发现，有过恢复瑟的制作并进
行了演奏。箜篌也是，几乎无几人能
弹。曾经音乐学院想要招收一批学习
箜篌的学生，只招到一个。一个班，很
多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只为箜篌这
种乐器演奏的曲乐能够流传下来。琴
倒是有人弹，琴要日日拨弄，抚琴的手
指才会灵活，不僵硬。没有几个人能
这样坚持，所以弹得好的也并不多。
永康算起来，也就三个人。
这个午后，整个梅林，只有我和

应清华。一人弹琴，一人听琴。应清
华弹高山，弹流水，听琴的人听出山
高水远，人世苍茫。应清华弹《梅花
三弄》，听琴的人回旋往复，不知所
往。想起去年，马灯照亮的梅花如梦
似幻，今年人也零落，梅也零落。
琴声停顿的片刻，我突然想到，我
坐着的地方，很多年前是一座荒山，冥
顽，坚硬，未曾开发。除了蓬乱生长的
野草和杂木，鸟雀也只是偶然飞过，小
兽来了又去。自明修师父来到此处，
开土建寺，诵经持法，种植梅花，多年
的修炼，让一座山通了灵性。近寺的
太平湖，阳光下闪着大片的光。一点
耀眼的灵光从中闪现，原来是一只白
翅膀的鸟。这个执拗的家伙鸣叫着飞
向梅林，仿佛在说，我要去降生。

明修师父一身黄色僧衣，仿佛是
刚从壁画上走下来的。我时常怀疑
他那身旧了的僧衣是件法宝，无论天
气冷热，他身上的衣衫穿得似乎总是
一样多。我总是忍不住问他，你不冷
吗？或者是，你不热吗？他回答，不
觉得。天气的变化好像影响不了
他。这也许就是肉身与佛身的区
别。普明寺中的果智师父，我初见他
时，他尚年轻，面容清瘦，目光往上
看，言语和我一样横冲直撞。几年之
后，发现他面容越来越像明修师父，
或者说，他已修炼出佛相，目光往下，
面带微笑，言语不急不缓。
苍天有大慈大悲，疫情出现，普

明寺捐款捐物，众僧诵经祈福。寺庙
的几十亩地，等疫情过去，明修师父
打算带领僧人居士种植谷物蔬菜，大
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都
是慈悲和怜悯。春天万物生，春天是
不惧怕死亡的。春天的人们有好胃
口，顾不上心碎。封门闭户期间，墨
痕日日研究美食，越吃越热爱生活。
她采了普明寺的梅花，做成梅花汤圆
和梅花饼。梅花有清香，也微苦。我
们坐在梅树下，吃着美食，喝着清茶，
在应清华的琴声中陷入虚妄的想象
中。我们想起古代，那时的人与梅，
那时的琴与弹琴的人。那时发生的
一些大事。在我们看来，古代无大
事。古代就是有大事，我们也无从知
晓。这个下午有些缥缈，有人虚构了
爪哇国，有人推开了藏经阁，有人对
牛弹琴，有人对虎讲经。我们是一些
俗人，也是一些通晓三世因果的人。
我听见梅花叹息一声，梅花说，我的
花期很短，没有时间想很多问题。我
说，人生也很短，还没有来得及想明
白，一年的梅花散落了。好在人间有
梅花，有琴，有美食。人间因此值得
眷恋。不管怎样，明年梅还会开，明
年该来的人还会来。

□杨方

才有梅花便不同
□墨痕

普明问梅
□明修

隔山江湖，明月相望。

观彼花开，虚设云堂。

遐想飞雪，轻涉永康。

觅山一处，提炉煮汤。

灵芽妙生，禅门石窗。

如沐法雨，随处风香。

初心圣道，悠悠春江。

诵经赋诗，世道霞昌。

老梅迎岁，暮景斜芳。

馥舒怀素，月影流光。

花雨纷纷，春衣识芳。

寂寂南山，入我梦乡。

更有相思，恰是情郎。

红尘粉墙，欲试梅妆。

花落月下，独复难攀。

几分忧伤，一曲断肠。

法性长空，其心未降。

且自飘零，且自深藏。

寻觅禅味，同参天长。

空钵无物，寄语他方。

普明寺听梅
□陈星光

梅花的暗香从冬天腹部逶迤而来⋯⋯

满坡绿油油的草摇曳着早春的发辫

风从湖上来。琴声幽玄

我的沉默像一株梅的躯干，隐忍、热烈而紧张

有多少日子是温暖闲适的虚度

有多少人可以把心敞开

缥缈的佛音把我的孤独安慰

还有明修师傅淡然微笑的脸庞

在梅树下坐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

一朵朵更大的梅花

不穿绿叶衣裳，不惧风雪严寒

把风骨和道义担在肩上!

蜜蜂也因我们的到来簇拥着嗡嗡的寂静

把春天的香气酿成甜蜜

我凝视着梅花，仿佛听见自己内心

一声声爆裂的巨响！

雨水节气的梅花
□金慧敏

梅花树下

一只鸟飞过时落下的叹息这么近

我离梅花很近，梅花离春天也很近

我们从立春数到了雨水

还有惊蛰，春分⋯⋯

我们就直接跳过那个节气吧，不然

我们要怎么告诉他们

你们的春天，我们还在替你们过着

这个春天如此空荡

每一次幻灭，我都想离你更近一点

花瓣柔软，数字冰凉

每一朵花的战栗

都能让我的心跟着颤抖一次

她一定能理解一个中年女子的焦虑

渴望拥抱着明媚鲜妍的美

又想努力地爱上琐碎的人间

人到中年，鬓角的白丝越来越
多，可钟爱的事物却越来越少，梅花，
算是一种。它有让人心仪的万千形
态，小小的一朵便胜却人间无数。每
年梅花开放时，都会找个地方去看
梅。远的去了南京明孝陵、苏州香雪
海，近的则去过西湖孤山、天台国清
寺、金华梅花主题公园，更近的则是
盘龙谷的梅园了。
普明寺的梅花虽说是第一次见，

但应该是最亲近的，因它开在杨方的
文字里。“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
花辞树。”雨水节气后的梅花多已零
落，此刻抚琴听琴的人坐在梅花下惺
惺相惜，梅花在寺旁，寺在太平湖
畔。而我在厨房，清洗刚摘的梅花
瓣，我想在太平湖畔的佛前虔心做一
道美食：梅花汤圆，虔诚地许一个愿：
面朝太平，春暖花开。
如何把最普通的食材做出最美

的味道，想来无非“用心”二字。一个
小小的南瓜饼、一碗普通的汤圆，因
为有了梅花而有了灵魂，白色的汤圆
上漂着几朵红梅，看起来是那么清新
脱俗，有香有色，吃起来却是有滋有
味，汤圆甜，梅花苦，有苦有甜，这不
正是生活吗？
庚子开年，疫情汹汹。足不出户

的日子，每日劈柴生火，淘米做饭，烧
水煮茶，偶尔也翻书弄墨。若非没有

这疫情，该是极好的隐士生活吧。睁
眼闭眼之间，总能听到些人间不太平
的消息，当看到那些个数字，就仿佛
看到梅花一朵朵在风中飘落。日子
过得很慢，和从前一样慢。从前啊，
只知夏天很热，冬天很冷，春秋短
暂。如今却在漫长的春天里，想着梅
花该开了，梅花要谢了。梅花谢了明
年还能再开，可走了的人却永远不能
再回来。晨昏浑噩，心情低沉，坐立
不安。什么才是支撑我们的力量？
某日，看了一部日本电影《海鸥

食堂》里面的一段对白：“假如明天是
世界末日，你会干什么？”“吃好吃的
东西，叫上喜欢的人。”忽然想起有位
朋友曾和我说起，在她日子最最艰难
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
明天，她把每一天都当成世界末日来
过，每天该喝喝该吃吃，她说如果没
有明天，就要吃好“今天”。听她说这
些话时，我只是努力说一番鼓励的话
语来安慰她，现在突然能够真切体会
到她的那种心情，觉得之前自己那些
鼓励加油的话语有如隔靴搔痒吧。
原来，人的大彻大悟来自于大起大
落、大灾大难。与其叹息，不如珍
惜。于是乎，不擅厨艺的我开始每日
潜心研究各种美食。就冰箱里有限
的食材想着要变化出不同的样式，竟
也乐趣无穷。“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

春。”一枝梅花是春，一碗梅花汤圆也
是春。
至此，我由衷相信网上的那个故

事，说一个抑郁想自杀的人，逛了一趟
菜市场竟然放弃自杀的念头了。看着
五颜六色、新鲜水嫩的瓜果蔬菜，活蹦
乱跳的鱼虾海鲜，突然觉得心里温暖
又亮堂。当热腾腾的饭菜上桌，冰冷
的房间就多了生机。人生无常，尤其
在经历过生死，经历过灾难，对待食物
的时候，总觉得格外的美好。闭户禁
足的日子里，不知多少人像我一样，想
吃、想梅花、想拥抱春天。
当我把热气腾腾的梅香南瓜饼

端到暖阳下，只是最简单的食材，最
朴素的烹饪方式，可我分明看见了每
个人眼里的星光。人们虽是百孔千
疮，百死一生，但依旧祈盼着能百炼
成钢，百毒不侵。吃下一个梅花汤
圆，在心里埋下一颗小种子，然后再
与种子开始新的成长。
这个下午，普明寺的梅花山上，

有杨方的诗，清华的琴，墨时的茶，还
有我做的美食，阳光温暖明亮，绿草
生机盎然，枝头梅花熠熠，俨然岁月
静好，现世安稳。“寻常一样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我突然发现每个
人都是那么柔软可爱，也发现梅花和
食物一样，先是安慰了苍生，后又治
愈了人间。

人间不值得，还好有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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